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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dea of “Internet plus” has become a national strategy for developing industries, the combination of “Internet” and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re encouraged. Through analyzing the trends of “online industry belts” in traditional manufacture industry cluster and “industry ecology cluster” in service industry, we clarify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dustry cluster in China. Combining the “Zero marginal cost” trend from information and energy areas, the influence of “Zero marginal cost”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cluster is analyze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clusters, suggestions are giv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overnors.
Key words：Industry cluster; Internet plus; zero marginal cost;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virtual cluster; industry bel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稿日期：2016-03-29，修回日期：2016-06-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互联网＋’背景下产业集群的‘零边际成本’趋势及其发展策略研究”(16CJY034)；黑龙江省社科项目“基于‘互联网+’的黑龙江省旅游服务业模式创新研究”（16JYC10），哈尔滨商业大学青年创新人才支持项目“基于非透明销售的旅游服务供应链业务模式创新研究”（2016QN013）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互联网+”产业的必然趋势受到企业层面、政府层面的高度重视。我国“十二五”期间，互联网在相关行业中的应用迅速涌现，互联网＋各种传统产业（包括互联网+房地产、互联网＋物流、互联网＋汽车、互联网＋三农、互联网＋医疗等）的模式正逐渐改变甚至颠覆传统产业运营模式。在出行方面，滴滴出行、神州专车、Uber等逐渐成为出行必备平台；糯米、美团等O2O团购平台也逐渐成为消费者亲睐的途径。但目前的“互联网+”产业主要局限于消费服务领域，“互联网+”产业中存在明显的替代和挤出效应，融合带动效应有待提升。在“十三五”规划中，党中央继续加强“互联网+”应用发展，强调依托互联网进行产业转型和升级。李克强总理也多次在有关重要报告中突出“互联网+”的地位，强调要依托互联网推动企业创新、进而实现产业升级发展。在互联网+产业发展的同时，传统基础性产业的主要产品产量增速下降甚至负增长，盈利空间逐步收窄，产能严重过剩问题越来越严重，产品的结构性过剩现象成为主要矛盾。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将在分析“互联网+”对产业集群的影响机制的基础上，阐述“零边际成本趋势”的主要表现形式和对产业发展的影响，结合“零边际成本趋势”，为产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和升级提供策略建议。
1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1）“互联网+”在各行业中的应用。“互联网+”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2013年11月“三马”（马云、马明哲和马化腾）关于互联网加传统行业的论述。国家发改委将“互联网+”定义为能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阿里研究院的《“互联网+”研究报告》将“互联网+”定义为以互联网为主的一整套信息技术（包括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技术等）在经济、社会生活各部门的扩散和应用，认为“互联网+”是传统产业的在线化和数据化。
总的来说，“互联网+”的核心在于推动传统产业的供应链变革，体现在能力体系的构建、信息治理结构的确立，以及要素的集成化和流程的智能化、可视化、生态化等方面[1]。首先，在农业方面，互联网+农业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关键性手段，通过互联网将显著改造传统农业产业链[2]。在互联网+农业方面，可采取电商模式、智能农业模式、产业链模式3种发展途径，而政府应该是互联网+农业的推动者，是农业互联网生态的营造者[3]。发展互联网+农业的突破口在于农村电子商务和智慧农业科技服务平台[4]。其次，在互联网+工业制造方面，工业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德国工业4.0”等概念的本质指向相同、战略层次相似[5]。工业互联网的核心要素包括工业智能机器、高级分析方法和工作人员等要素[6]。在新能源、互联网乘数效应和创新的驱动下，规模效应不再是工业生产的关键因素，将制造业与服务业进行融合发展，以满足用户多样化、分散化和个性化的需求才是工业互联网发展的出路[7]。再次，在服务业方面，互联网+金融成为互联网+服务业最受关注的领域。互联网金融拓展了资金供给新渠道，能有效弥补传统金融对农业、小微企业支持的不足[8-9]，供应链金融、网贷信贷等“互联网+”金融业务成为解决资金困境的有效手段[10]。此外，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互联网经济使产销网络在空间上呈现扩散性和集聚性的双重特征，有助于需求结构和生产结构的改变，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11]。在互联网企业与制造企业之间还存在知识外溢，二者间可以相互促进[12]。
（2）产业集群发展、升级、转型相关研究。产业集群的研究源于马歇尔所提出产业区位理论，而产业集群概念的正式提出最早见于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一书，此后，大量学者对产业集群的机理、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社会资本以及经济增长与产业集群的关系等内容，从理论和实证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随着国家对高技术行业的重视，我国的高技术产业集群异军突起，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撑下，跨地域的高技术虚拟产业集群不断涌现，进一步拓展了产业集群的内涵。
首先，在产业集群发展思路方面，互联网已成为产业集群发展升级的基础。基于互联网进行产业集群升级，就是借助互联网技术提高产业集群构成要素的性能、优化集群内部结构及其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关系，其升级路径是“融合—改造—创新”[13]。在创新与产业集群间已经建立起正反馈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产业集群是创新活动的平台基础[14]，是实现知识共享与协同创新的“解药”[15]；另一方面，创新是产业集群保持竞争优势和实现转型升级的保障性力量[16]。其次，在产业集群发展、升级的影响因素方面，大多学者认为创新是推动产业集群升级的最重要因素[17]，而低下的创新能力往往是使产业集群衰退的重要因素[18]。此外，信任关系[19]、邻近性[20]也会影响产业集群的升级。我国产业集群的实证研究数据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科技水平、人力资源规模、基础设施等要素对产业集群发展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1]。再次，在发展策略方面，网络众包模式有助于实现开放式合作创新，解决产业升级过程中的创新问题[22]。产业园集成的思想，有助于解决产业园重复建设、产业关联度不高、产业配套服务薄弱等问题，快速培育产业园的核心竞争力[23]。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术界对“互联网+”这一理念在产业（集群）中的应用、产业（集群）的发展升级路径、产业（集群）升级影响因素、产业（集群）发展策略等问题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研究，也意识到创新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这些成果为后续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现有产业发展、升级的相关研究，仅考虑了要素、资源在产业（集群）升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很少进一步考虑资源要素的成本问题；在“互联网+”的背景下，信息、能源等资源的边际成本下降趋势明显，对产业（集群）的发展、升级必然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现有研究却未考虑这种趋势对产业发展、升级的影响；此外，现有研究在如何更加合理、有效地促进和引导产业升级方面，对未来的趋势考虑不多，相关研究还有待加强。
2  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现状分析
2.1  从基于地域集聚的传统产业集群到“在线产业带”
基于地域集聚的产业集群是目前我国传统产业集群的主要形式，这些产业集群具有规模巨大、相关支撑体系完善、产业链完整、政府配套服务规范等特征。根据《中国产业集群发展报告》（2008—2009）的数据，全国产业集群共有4 605个，经公开文件确认的带“集群”名称的产业集群约在1 300～2 000个之间。在地域上，产业集群的分布呈现出较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的产业集群数量多、规模大，中部次之，西部最弱。在2015年公布的全国百佳产业集群中，浙江、广东、江苏、福建、山东5沿海省份共占85个，其中浙江36个、广东21个、江苏17个、福建6个、山东5个，除浦东新区的1个产业集群为金融服务业外，其余99个集群均为制造业，这与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状况是相适应的，详细地域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在产品分布上，纺织、服装、轻工装备、小家电等产业集群集中在浙江、江苏和广东等东部沿海地区，重工业机械装备、石油工业设备、钢铁等传统制造产业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而资源类、农副食品类的流通加工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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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5年中国产业集群的地域分布情况
随着技术的进步，传统制造业产业集群这种基于资源驱动和资源集聚的产业集群形式，在环境、交通、资源匹配等方面的弊端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增加、人力成本不断上涨的背景下，这些依托专业市场而成长起来的前店后厂型的产业集群都在遭受巨大的冲击。“互联网+”技术的引入，降低了信息传递成本，对品牌分销-代理的产业组织形式进行了颠覆，使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直接面向市场，加剧了制造业产业集群的“空心化”进程。在互联网与传统产业加速融合的过程中，企业能进一步开放平台与数据资源，促进企业的应用创新和产业的虚拟集聚，通过开源社区，不断促使产业集群向“在线产业带”转型。
狭义的在线产业带是指以线下传统产业带为基础，构建在第三方商务平台的在线生态圈，是传统产业带在互联网上的一种映射和延伸；广义的在线产业带是以线下传统产业带或专业市场为基础，构建在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上的在线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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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4年阿里巴巴在线产业带分布情况
据阿里巴巴1688平台的数据显示，目前的在线产业带已基本具备了区域经济的典型性，如江苏的在线产业带全部隶属于江苏省公布的《江苏省特色产业集群名单》、广东的所有在线产业带也纳入了《广东省产业集群升级示范区名单》，拥有与地域集群相同的地位。尽管目前在线产业带所占的比例还不高，但其数量和交易额的增长都十分迅速，尤其以中部经济欠发达地区最为突出。仅2014年一年，安徽新增在线产业带5个，黑龙江、四川也实现了零的突破，2014年，安徽宿州、湖南株州、吉林辽源等地的在线产业带交易规模同比增长均超过900%，宿州在线产业带的交易规模增长更是高达1 276%。2014年阿里“在线产业带”的分布情况分别如图2所示。总体上看，“在线产业带”的分布情况与传统产业集群的分布具有一定的一致性，但在线产业带在中部地区的增长趋势尤为突出。
2.2  从互联网O2O的百花齐放到BAT的产业生态集群
O2O（online to offline）即线上到线下，其核心思想是把线上的消费者带到现实的商店中去，将在线支付购买与线下体验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在互联网等技术和资本的催化下，服务业成为“互联网+”重点融合领域，各种O2O服务模式开始层出不穷，从技术应用、服务内容到商业模式等方面不断创新。自O2O的兴起至今，几经大浪淘沙，许多O2O项目走入大众的生活并成为一种生活常态，也有一些O2O项目被兼并重组或在竞争中销声匿迹，淡出人们的视线。纵观我国的互联网服务行业，呈现出明显的BAT（Baidu、Alibaba和Tencent）三分天下的格局，现有的服务平台也大多与BAT有密切的合作关系或已被纳入BAT旗下，成为BAT产业生态圈的一部分。BAT所涉及的服务平台版图如表1所示。
表1  BAT的互联网产业布局
	O2O布局
	百度
	阿里
	腾讯

	线上引流
	搜索
	百度搜索、91无线
	UC、淘宝、天猫
	拍拍网、京东

	
	地图
	百度地图
	高德地图
	四维地图、腾讯地图

	
	社交
	百度知道、百度百科
	微博、来往、陌陌
	QQ、微信

	
	视频
	爱奇艺、PPS
	优酷土豆、华数传媒
	腾讯视频

	细分O2O领域
	打车
	Uber
	快的打车
	嘀嘀打车

	
	网购
	百度糯米
	美团网
	大众点评

	
	旅游
	百度旅游、去哪儿
	佰程旅行、穷游、淘宝旅游、去啊
	同程网、艺龙

	
	生活信息
	安居客
	淘点点
	58同城

	交易
	支付工具
	百度钱包
	支付宝
	财付通、微信支付

	线下服务
	线下伙伴
	地图平台上的餐饮、酒店、商家
	银泰商业、美宜佳便利店
	王府井百货、上品百货、新世界百货

	
	应用场景
	餐饮、打车、酒店
	服装、百货、打车、自动售货机
	餐饮、服装、百货、打车、自动售货机


注：根据网络资料整理
从表1可以看出，BAT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打造其产业生态系统，从线上的引流到细分的线下服务，再到支付与交易平台，已结合互联网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服务模式，形成了自成一体的产业生态格局。
3  零边际成本趋势对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
3.1  零边际成本趋势分析
3.1.1  “互联网+”背景下信息的零边际成本趋势
一方面，信息相关设备的价格呈指数级下降。自从计算机诞生以来，数据的计算能力和使用成本都在呈指数级变化。1959年第一批量产的商用计算机（IBM1401）能在60 s内执行193 000次8位数加法，当时的租赁费用为每年30 000美元；而现在价格低廉的智能手机在计算能力上就已增长了成千上万倍，而价格仅为几十美元（不考虑通货因素）。在信息存储方面，2 000年1G硬盘的成本约为44美元；而到2015年，在网络上拥有大量的免费云存储空间，1G实体硬盘的平均成本也不足5美分。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已有的“信息高速公路”上，通过网络、媒体获取信息、传输信息的成本几乎为零。
3.1.2  能源结构悄然变化，能源边际成本趋零化
能源曾是工业经济时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86%，剩余14%由劳动者绩效和机器资本提供[24]。在“互联网+”时代，这一格局将被彻底打破。计算领域的“摩尔定律”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很好地描述了技术的进步和成本的下降。在能源领域，科学家对于“摩尔定律”的适用性也给出了一致的肯定结论。随着能源结构的变化，化石燃料能源的比重逐渐下降，而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市场份额则迅速上升，保守估计是到2033年，绿色能源占总能源的50%以上，更乐观的估计是在2017年实现该目标[25]。对于这些绿色可再生能源，除前期需要一定的投入外（该投入成本也在遵循指数曲线下降），能源的边际成本近乎为0。
3.2  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模式分析
在结合前人对于产业集群形成机理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产业发展、升级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给出了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过程如图3所示。在产业集群的形成过程中，产业集群的市场需求是形成产业集群的基础，而通过产业集群的方式，可以降低成本、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是是产业集群形成的根本动力；此外，政策的导向作用对于产业集群的形成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我国传统产业集群的兴起，大都离不开政策的扶持，通过对产业特色与产业优势的凝练，能在一定期间内保障产业的顺利发展。在产业的升级发展过程中，能源、人的绩效和资本是产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因素，而产业文化和产业生态对于产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其中，能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产业的成本和产业地区位布局，我国现有的许多产业集群都是围绕能源（煤炭、石油）进行产业集群布局的；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的绩效将以创新的形式引领产业升级的方向，资本将通过对创新的识别与扶植，加速产业的升级发展。


图3  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

3.3  零边际成本趋势下产业集群发展的新趋势
3.3.1  集群在地域上分散化、在网络上集聚化
在三次工业革命中，资本、能源和人的绩效（科技创新）都分别扮演了决定性的因素，促进了产业的升级发展。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资本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拥有资本的资本家，通过建立厂房、大量购买机器设备，将劳动者聚集在一起，开创了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时代。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对电力、石油等能源的应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类也因此进入“电气时代”。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而促进科技发展的是人的创新。然而，前两次工业革命分别将人从分散的手工作坊集聚到工厂、将企业集中到资源中心，形成地域上的产业集群，这种集聚在提升效率、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也给环境、交通等造成诸多负面影响，且这种负面的影响越来越严重，成为影响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随着零边际成本趋势的出现，一方面，能源结构的变化使产业的发展逐渐摆脱了资源的地域约束，使产业在地域上集聚的动因消失；另一方面，信息成本的大幅降低提供了高速便捷的沟通渠道，知识的获取变得方便和快捷，充分的信息也可为资本的高速、合理流动提供保障。这样的零边际成本趋势为产业集群在网络上的集聚奠定了基础。如今，IBM、GOOGLE等已有大量员工实现了非集中化办公，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创新工作者通过互联网形成虚拟组织，进行协同创新。我国传统产业集群的“在线产业带”发展趋势和产业生态集群的发展模式也从侧面验证了产业集群在网络上的集聚。
3.3.2  基于知识共享的协同创新将成为集群发展升级的主要驱动
在信息、能源近乎免费的时代，知识和信息将无限制地流淌，创新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所有个体的协同创新将成为新的发展驱动方式。在集群内部，一方面，知识共享的集群文化有助于从集群层面整理资源进行创新，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撑下，越来越廉价和快捷的知识获取方式也极大地降低了创新的门槛；另一方面，在零边际成本的趋势下，尤其是在3D打印等新兴的产品生产技术逐渐推广后，通过产品制造所创造的价值将微乎其微，而由于人的绩效所产生的创新（设计）将成为新的价值增长点，推动集群的发展和升级。
4  “互联网+”背景下产业集群引导策略
4.1  政府加大公共品与基础设施投入，加速“零边际成本”进程
通过政府大量投入公共品与基础设施，可以加快“零边际成本”社会的实现，从而为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奠定基础。我国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要求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增强政府职责，提高公共服务的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公共需求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供应不足之间的矛盾，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的供给总量不足和供给分布不均等问题由来已久，社会对于公共服务领域供给侧改革的呼声也最为强烈。增加公共产品、做好公共服务，既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抓手，也是通过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助力中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引擎之一。
4.2  从政策层面鼓励虚拟集群发展，引导网络协同创新规范发展
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持的、具有互补能力的虚拟产业集群，作为一种新型的集群组织模式形式，克服了区域产业集群的地域限制，可集成全球相关业务与组织的核心能力，更好地进行资源整合。借助于这种特殊的组织结构，虚拟集群中的成员通过与更大范围内的其他组织机构的交流与合作，获取互补的资源和创新能力，获得知识溢出效应，缩短创新周期，减少创新风险、成本，达到双赢甚至多赢的局面；同时，顺畅的信息交流能有效地弥补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等导致的市场缺陷，使虚拟集群可以在短时间内以较低成本（甚至0成本）形成整合优势。通过完善知识共享机制，促进网络协同创新的规范化发展。
5  结论与展望
技术的进步给产业和产业集群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互联网+”的背景下，我国的传统制造业集群逐渐出现了向“在线产业带”发展的趋势，而基于“互联网+”的服务业也在向生态产业集群的方向发展。通过对产业发展历史的梳理和对未来技术的预判，“零边际成本”趋势在信息领域和能源领域逐渐成为现实，对产业集群的发展也将产生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产业集群逐渐在地域上的分散化和在网络上的集聚化，而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也将转变为知识共享模式下的协同创新。为此，本文提出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公共品与基础设施的投入，加速“零边际成本”趋势的实现，鼓励产业集群向在线化、虚拟化发展，引导产业集群形成完善的知识共享机制，规范协同创新行为。考虑到产业形态的发展态势，研究如何引导和规范在“线产业带”的健康发展、为虚拟产业集群设计知识共享机制，以促进协同创新活动的开展将是未来产业集群研究的新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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